
王梦本，是中国公安部网站上“宝贝寻家”专栏中“编号25”的孩子。2009年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
办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的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信息，王梦本的照片旁边写着：“原名张中。”那是他六
七岁时记忆中的名字，“王梦本”是他现在给自己改的名，意思是“做梦都想找到自己本来的家乡和亲人”。

在铁轨旁的小屋子里，王梦本睡得很香。
他听不见什么，也不会说话。在这个只有一
张床的小屋里，他唯一的财产是身上穿的衣
服和盖的被子，还有院子里的一辆三轮车。

已经 20多岁的王梦本一直记得自己原名
叫“张中”，除了寻找亲人外，他现在最大的愿
望就是拥有一张能证明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身份证。十几年了，在安徽合肥流浪长
大的王梦本至今没有身份证，他不晓得父母是
谁，也不认得几个字，甚至连自己到底几岁也
不知道。但是，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每天
不饿肚子，他就会把笑容挂在脸上。

近日，在合肥市县桥区派出所的办公室
里，所长摇摇头说：“你没有户口，又没有在合

肥落户的条件，身份证的事我们这里肯定解决
不了。”王梦本一听就低下了头，但很快他眼睛
一亮，因为派出所分管反扒的防控队副队长张
强走了进来。王梦本跑过去亲热地拉住张强，
两人都笑了。“身份证？”张强比画着问。王梦
本使劲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

据张强介绍，王梦本经常在垃圾桶里捡到
被小偷丢掉的身份证，已经有 20多个了。王
梦本每次将别人的身份证送到派出所时，都
会造成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咿咿呀呀的孩
子想说什么，更不知道他手中的钱包和身份
证是从哪里来的。解释不清楚的王梦本唯一
的办法就是给张强发短信：“身份证，来！”有一
次，他还被当做小偷带进了派出所。

捡过20多个身份证，曾被当做小偷

王梦本最珍贵的东西，都放在合肥市府广
场旁边的百大乐普生商场一楼的珠宝柜台
里。一个塑料袋里，放着一叠翻得破旧、卷成
一团的报纸；一个灰白色的旧鞋盒，装着一些
遭水浸过发黄的老照片。

报纸是刊登王梦本要办身份证一事的那
几期，照片上是他所有朋友的。虽然照片中的
朋友只是平时介绍他拉货的营业员，“爸爸妈

妈”也只是一些并不熟悉的老夫妇，但是他仍
然很珍惜。

“他热衷于和他喜欢的人拍照。”营业员唐
莉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2008年下大雪的时
候，正好有一个同事带了相机，王梦本非要拉
着大家到雪地里拍照。“他向所有他喜欢的营
业员要了照片，存在这里，他想让别人知道，他
有亲人和朋友。”

王梦本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商场门前 6元
钱的鸡腿，但他经常连一天的饭钱也挣不回
来。这个商场众多营业员里最早认识王梦本
的人是金宴，她有时会给王梦本买个鸡腿。
1997年前后，金宴在另一家商场工作，那时她
就看到这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夏天睡在路
边草丛里，冬天用一条烂被褥睡在商场的屋

檐下”。
“大家都喜欢他，今天这个给他买饭，明天

那个塞给他 5元钱。还有人从家里给他带来
厚棉被。”王梦本身上穿的每件衣物都是营业
员们送给他的。金宴说：“他的蓝衬衫、牛仔
裤，还有黑皮鞋，都是大家送的。他经常帮我
们打水带饭，帮我们搬东西。”

记忆中的老家在四川射洪县

鞋盒里有一张四川老夫妇的照片，是饶红
霞拿去帮王梦本放大的。

“5寸，这么大行不行？”王梦本看到饶红霞
比画的大小，不满意地直摇头。“9寸，够大了
吗？”王梦本还是摇头。“11寸，你看，这么大
呢！”王梦本笑了，对饶红霞这次比画的大小很
满意，他使劲竖起了大拇指。

有一段时间，王梦本总是把这张过了塑的

大照片拿给商场的营业员们看。他还喜欢用
手语说：“这是我的妈妈。”

2008年5月，王梦本想把拉货赚来的1000
多元钱存起来，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身
份证就无法开户办理业务。

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远不止于此。在
合肥，王梦本只能用“神州行”，因为不需要身
份证就能买到手机卡。

想把1000元积蓄存起来，却开不了户

截至 2009年 10月 28日，全国公安机关已
解救被拐卖儿童 2169人，利用DNA数据比对
确认身份的只有 298人。而那些找不到父母
和家的孩子，将成为更多的王梦本。

王梦本不太明白DNA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时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朝他说些什么，更看不
懂报纸上那么多的字。他只会笑呵呵地看着
每一张熟悉或是陌生的脸孔，然后把两只手拧
作一团，显得有点害羞。冬天很冷，在王梦本
工作的商场门口，后勤人员正在挂棉门帘，他
飞快地跑过去，手脚麻利地帮大家挂门帘。一
位师傅拍拍他的肩膀，他马上露出笑容，笑得
像个孩子。

11月 19日，记者曾通过合肥市公安局和

四川省公安厅查询年龄范围在18岁到25岁叫
“张中”或“张中本”的四川人，但结果是“查无
此人”。

12月的合肥很冷，而且总是下雨。每天傍
晚，瘦弱的王梦本都会骑着三轮车回到那个简
陋的小屋。路上，一个熟识的馄饨摊老板朝他
招了招手，热气也从细细的雨丝里飘过来，王
梦本摇摇头，笑了笑，没有停下来，径直骑着。

远处一辆火车驶来，已经被淋湿的他只好
停在路口望着红绿灯。周围的村子灯光很少，
雨水细细密密地落在路上，反射出些许光亮。
一只小小的黄鼠狼蹿过来，它穿过铁道边的菜
园，悄无声息地跑了，只留下这个孤独的人，无
声地等待着。 据《南方都市报》

至今弄不清自己的身份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杨
海飞解释，按照我国收养法的规定必须是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才能被收养，王梦本已经超
过 20周岁，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不能被收
养。所以，根据他目前的情况，以其他方式落
户合肥也行不通。

对于办身份证一事，安徽省公安厅户证处
一位负责人说：“在现有法规赋予我们的职责
范围内，我们没办法为王梦本这样的特殊人群

落户或办身份证。”对此，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
教授王太元认为，被行政当局登记、确认并保
护，是联合国相关文件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而中国的户口还“捆绑”有社会资源分配、权益
保障、福利待遇等诸多权益，只能由当地政府
出来解决问题。王梦本身份基本清楚，亲属关
系可以后查，如果能在残疾人福利事业单位以
集体户口名义确定一个法定住址，公安部门就
可以为他办户口了。

已超过20岁，不符合被收养的规定

王梦本就是这样长大的，鞋盒里照片上
的人就是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他记忆中
的老家在四川射洪县，但经过视频认亲和
DNA检验，结果都不对。在一张白纸上，聋
哑朋友王庆根据比画，画出了王梦本记忆中
的老家——家门前有一条波浪线示意的河，
河上有桥，旁边还有汽车站、寺庙、菜场，河对
面是射洪县公安局，还有医院和电视台……

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时间已经很久了，我
慢慢记不清自家了。”

王梦本是个很容易快乐的人，每天骑着
大家凑钱给他买的三轮车拉货，干活十分卖
力，总是笑嘻嘻的。营业员饶红霞说：“谁的
柜台有货要拉，都发短信找他，要是有废纸
盒、塑料瓶之类的，我们也都留给他，让他多
赚点生活费。”

夏天睡草丛里，冬天睡在商场的屋檐下

王梦本是个很容
易快乐的人。只要有
一个睡的地方，每天
不饿肚子，他就会把
笑容挂在脸上。


